
第一章 單純傻姑娘 

五月初五，端陽佳節，皇城內外熱鬧非凡，張燈結綵的迎接著這隆重的日子。 

宮人們一個個屏聲息氣，小心謹慎的做好分內的事，只求不出任何差錯，東宮一

間不起眼的院落裡卻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 

「林小主，這紙鳶怎的這般好看？您真的要賞給奴婢嗎？」 

「小主不可厚此薄彼，春梅有，奴婢也想要一個。」 

此起彼伏的吵嚷聲傳來，一聽就是互相打趣的玩笑話，而被她們稱為「林小主」

的人卻看不明白其中區別，應付不來這樣的場面，軟聲說著若是她們喜歡，她再

畫幾個，定是人人都有份。 

小宮女們一聽這話更是高興不已，圍著林陸說了許多甜言蜜語，屋子裡時不時傳

出來歡聲笑語。 

可還沒等林陸聽清楚她們想要什麼圖案，這歡聲笑語就戛然而止。 

林陸卻沒反應過來，還傻乎乎的追問，「妳們是想要一樣的，還是不一樣的？若

是不一樣的，畫些燕子蝴蝶可好？」 

小宮女們看著臉色越來越沉的來人，拚命的給林陸使眼色，但林陸根本沒瞧見，

還在疑惑她們怎麼忽然不說話了，在紙上畫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一抬頭就瞧

見一臉不贊同的秋芙。 

她終於反應過來，看著秋芙，心裡發怵，低低的喚了一聲，「秋、秋姑姑。」 

秋芙看在眼裡，沒來由的歎了一口氣，真真是主子不像主子，宮人不像宮人。 

她本想斥責這幾個不懂規矩的小宮女，但瞥見林陸也是一臉害怕的神情，最終按

捺下來沒有發作，只揮了揮手讓一旁的小宮女下去，等到屋子裡唯有她二人，才

開了口，「小主怎麼又同她們在一塊兒說笑？若是被人瞧見，又得說小主沒規矩。」 

林陸抿了唇，有些擔憂的看著秋芙，「又有人瞧見了嗎？」 

她心中有些苦惱，但又不知道怎麼排解，胡亂的抓著鬢邊的碎髮糟蹋，看起來可

憐又可愛。 

秋芙心中發笑，面上卻絲毫未顯露出來，依舊板著一張臉。 

林陸見秋芙臉色不善，也不敢說些別的，走到秋芙身邊，小心的牽著她的袖子左

右晃了晃，怯怯的開了口，「秋姑姑，別生我氣了好不好？」 

她長得漂亮嫵媚，但因為年歲不大且天真單純的緣故，這豔麗的容貌非但不會讓

人生厭，更有一股獨特的嬌憨味道，讓人瞧了移不開視線。 

被林陸這般撒嬌，饒是秋芙再怎麼努力想要嚴肅一些，也還是破了功，她無奈的

歎了一口氣，苦口婆心的勸道：「小主，奴婢同您說過許多次，您是主子，奴婢

是奴才，萬萬不可這般。」 

林陸忙不迭的點頭。 

秋芙瞧著她那模樣，也不知她究竟聽進去多少，但在這件事情上也不好多言。 

不久之前，側妃張瑛因看不慣林陸容貌太盛，非說她沒規矩，找了藉口拘著她學

規矩，誰知人沒教訓到，反而意外讓林陸入了太子容錦的眼。 

容錦並不怎麼寵幸後院的女人，那一日說來也巧，去了張瑛的院裡，原本要做什



麼如今已不得而知，可他素來不喜宮中有人行凌虐之事。 

一個請安下跪來來回回練習數次，若不是存心折磨人，何苦如此。 

容錦本以為林陸是張瑛身邊伺候的宮女，差人問了才知林陸身分，有些事情只需

想想便知大概。 

當日出面替林陸解圍之後，容錦就將秋芙賜給她，什麼目的不言而喻。 

這還沒完，當晚容錦親自去看了林陸，誇讚她行事穩重。 

他這般就差言明林陸並不需要學規矩，張瑛自然聽得懂弦外之音，這件事情也就

這麼不了了之。 

因為這個原因，秋芙便是覺得林陸行事欠妥當，也只是私下裡提點，畢竟這件事

不能被擺到明面上來，若提得多了，打的可是容錦的臉。 

秋芙伺候了林陸月餘，早已經把新主子的性子脾氣摸得透透的，有些膽小怕生，

卻是個再單純不過的姑娘，雖然行事有些欠穩妥，但也不是不知輕重的，沒得太

過苛責。 

林陸撒嬌的哄了秋芙高興，見她不再那般生氣，獻寶似的將先前畫的畫拿到秋芙

面前，「姑姑妳看這燕子畫得可好？」 

紙上雖只勾勒了寥寥數筆，但已經神形具備，饒是沒有補全，也不難看出主人要

畫的是什麼，也難怪那些小宮女們歡喜的要相互爭執。 

「小主這紙鳶畫得可真漂亮。」秋芙真心誇讚道，想起今日端陽佳節，民間有放

紙鳶的習慣，宮裡雖然規矩大不能放紙鳶，但也架不住過節的氣氛。 

林陸得了誇讚很是心滿意足，歡喜的問秋芙，「太子殿下會不會喜歡我畫的紙鳶？」 

事關太子，秋芙可不敢輕易評價，「小主見了殿下時親自問問，便什麼都清楚了。」 

林陸並不知這是秋芙哄她的話，認真的記在心中，早就忘了先前的事兒，端坐在

書桌前繼續畫紙鳶。 

既是存了心思想要留給容錦看，她當然不會畫些燕子和蝴蝶，思索許久，畫上了

一隻展翅的雄鷹。 

她畫得極為認真，連臉上染了墨汁都未曾發覺，秋芙沒有提醒她，站在一旁研墨，

主僕兩人的氣氛非常融洽，可好景不長，院子裡傳來了別的動靜。 

沒一會就有小宮女一臉尷尬的走了進來，「小主，是張側妃身邊的大宮女，說是

請您過去說說話。」 

此語一出，屋子裡的溫馨氣氛瞬間蕩然無存。 

林陸握著毛筆的手不自覺攥緊，有些疑惑道：「張側妃找我……說說話？」 

自從那日容錦太子殿下把林陸從張瑛那邊解救出來後，張瑛見了她就沒有什麼好

臉色，偶爾幾次遇見，還沒等她行禮，對方便揚長而去，只當她不存在。 

幾次過後，林陸也察覺出問題來，從不去張瑛面前礙眼，如今實在想不出張側妃

要和自己說什麼。 

她雖滿腹疑問，但也明白身分尊貴的女子一向都是這般喜怒無常，從前也不是沒

有見識過。 

想通這件事之後，林陸便不再耽擱，去內室換了衣裳就要往張瑛那處去。 



 

 

張瑛今日沒在自己院中，而是在花園裡頭餵魚，金色的錦鯉很是悠閒的游著，她

時不時撒下一把魚食，魚兒順著魚食游來游去，她瞧見這景象很是滿意。 

老遠看到林陸過來，張瑛那愉悅的心情就消散了不少，她只當沒看見這個人，將

手中的魚食一股腦全扔進水裡，引得湖中錦鯉爭相奪食。 

林陸漸漸走近，規規矩矩的請安。 

張瑛淡淡的受了禮，瞥見跪在地上的女人，心頭堵著一股子鬱氣，怎麼都嚥不下

去，好一會兒才不情不願道：「起來吧。」 

林陸聽見答覆才小心的起身，安安靜靜的站在一旁，見張瑛不說話，她也沉得住

氣一言不發，讓人挑不出任何的錯來。 

但張瑛就是看她哪兒都不順眼，饒是她如此小心謹慎，張瑛依舊沒有什麼好臉色。 

只要一見到林陸，張瑛便會想起先前的事，她說林陸沒規矩，要好好教她，太子

偏誇這小賤人端莊穩重，這不是故意打她的臉又是什麼？ 

按照張瑛的心思，這樣容貌過盛妖妖嬈嬈的小賤人，就得在還不成氣候之時摁死，

原本也是有這個機會的，可如今偏偏沒了先機。 

想起家中長輩的來信，張瑛心裡自然不情願，可她也明白終究是不能任性的，臉

色微冷，自覺紆尊降貴道：「今天端午，我家裡送來不少節禮，我請了不少姊妹

去聚一聚，妳若不嫌棄便一塊兒來吧。」 

林陸心中其實是不情願的，張側妃臉上的嫌棄太過明顯，甚至都不屑掩飾，明明

看不上她，為什麼又要邀請她一起同行？ 

她自己心裡不痛快，難道非要讓別人也不開心？ 

林陸還沒想到要怎麼拒絕，與此同時，另一名側妃李婉帶著人過來了，笑著問林

陸在這兒做什麼。 

林陸不過是個侍妾，張瑛比她尊貴不少，李婉這般直接繞過了張瑛問她，只怕會

惹來不少麻煩。 

事情也的確如林陸所料，張瑛一聽這話就忍不住嗆聲，「姊姊這話是什麼意思？

是沒瞧見我在這兒嗎？」 

「呀，妹妹原來也在這兒？怪姊姊眼神不好，方才沒瞧見。」 

「沒瞧見？妳是眼神不好還是故意的？」張瑛根本不買帳。 

兩人當著林陸的面爭吵起來，誰也沒有息事寧人的意思。 

太子還未娶太子妃，東宮有兩位側妃，幾位孺人和嬪，還有一個美人，再就是她。 

兩位側妃均來自金陵的大家族，因為還未有太子妃，東宮諸事由她二位一同負責，

李婉年長，張瑛尊貴，兩人面和心不和，誰也不服誰。 

從前還能維持表面和平，如今早已撕破臉皮，一遇上就吵得天翻地覆。 

林陸不知是因為自己的緣故，導致二人如今連「面和」都沒有了，只當她們心思

多變。 

她不想被波及，往後退了小半步，免得打擾了她們。 



兩人的目的都非常明確，要林陸跟自己走，等她回過神來時，她們已經從先來後

到吵到了儒家經典。 

撇開爭風吃醋不說，林陸還是挺佩服兩位側妃的學識，這若沒點兒學問，怕是連

架都吵不贏，每一回還都能吵出點不一樣的東西來。 

張瑛和李婉吵得熱火朝天，這時，容錦身邊的太監來到花園，兩人頓時像是鋸了

嘴的葫蘆，誰都沒有再說話，爭吵聲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林陸的身上，等她說話。 

這原是根本不需要考慮的事情，但林陸卻遲遲沒有給出答覆，惹得張瑛和李婉心

裡直嘀咕。 

林陸心裡是更願意去見容錦的，但方才張瑛和李婉的爭吵還歷歷在目，這兩人吵

得實在太凶，讓她有些為難。 

她忍不住偷偷看了張側妃一眼，「張側妃說，凡事都是有先來後到的……」 

張瑛差點被林陸看暈過去，有些不敢相信的瞪著林陸，誰說小門小戶出來的姑娘

沒有心機？怨不得安安靜靜伏低做小，原來是在這裡等著呢。 

太子殿下要召見一個侍妾自然容不得推辭，那些先來後到之言不過是張瑛用來膈

應李婉的，誰都知道她們倆素來不和。 

沒想到林陸會這麼說，在場所有人都驚訝不已，矛頭直指張瑛，她少不得要開口

解釋來龍去脈。 

當著李婉的面丟了好大的臉，原本那麼驕傲的一個人，這下面子裡子全沒了，理

所當然的記恨上了林陸，在旁人看不見的地方狠狠瞪了她一眼，認定她是故意的。 

林陸卻很是無辜，她並不懂其中的彎彎繞繞，聽說容錦找她，自然是想歡歡喜喜

的去見他，可張瑛和李婉先前給她留下了不少陰影，她一個都招架不住，如今兩

人一塊兒出現，她多少有些方寸大亂。 

等離開兩人的視線後，她才鬆了一口氣，開心的跟著來人去見容錦。 

還沒走幾步她就想起今早畫好的紙鳶，有心想要回去取，又擔心容錦等太久會不

耐煩，只能作罷，心情卻有些低落。 

到了容錦面前，她這副模樣自然沒逃過他的眼，「張側妃欺負妳了？」 

林陸一愣，隨即搖了搖頭，小聲的說沒有。 

「既不是她欺負妳，妳做什麼悶悶不樂的？」 

林陸聽到這話，有些傻乎乎的問道：「殿下是知道張側妃在，所以特意來救妾身

的嗎？您是擔心妾身嗎？」 

她問得直白，連半點迂迴都沒有，容錦微微一愣，不知要如何回答。 

林陸的眼神非常清澈，心中所思所想悉數言明，並沒有任何的隱瞞。 

容錦見慣了各色各樣心思深沉的人，面對這般簡單直白的人反而不知要如何應付。 

他沒有正面回應林陸，只是溫和的問她方才和張瑛在花園裡說些什麼。 

林陸不知其中深意，只當容錦是關心自己，三言兩語將事情解釋清楚，「張側妃

說她家中送來了許多節禮，喊妾身一塊兒去熱鬧熱鬧，可是妾身不大想去，因為

張側妃似乎很不情願的樣子。後來李側妃也過來了，兩個人就這麼吵了起來，吵



得好凶。再然後，殿下您的人也來了。」 

誠然這些事情容錦早就清楚，他之所以久久不言語，也正是因為林陸的坦誠，她

不願去張瑛那邊，自己派人去找她，的確算得上「救」她。 

「既然如此，妳做什麼愁眉苦臉的？」容錦問得直接。 

林陸回答得更直接，「妾身原本在畫紙鳶要送給殿下，才剛剛畫好，張側妃就派

人來了。如今那紙鳶還在書桌上擱著，方才想回去取，又不好耽誤時間。」她回

完話，又說起自己畫的紙鳶來，「妾身畫的是雄鷹，殿下您會喜歡嗎？」 

容錦瞧著眼巴巴望向他的女人，若有所思，她彷彿不知道自己問出的話是不是合

適的，只是心裡想了就這麼說了。 

他第一次見到她就已經發現這一點，他並沒有見過這樣的姑娘，倒不是覺得新鮮，

只是有些驚訝，這般不聰明的，究竟是怎麼到自己跟前的？ 

容錦唇邊勾起一個淺淺的弧度，「為何會想到要送孤紙鳶？可有什麼特別之處？」 

便是孩提時刻也沒人會想到這些，何況如今？若是想另闢蹊徑引得他注意，這的

確是個不錯的主意。 

「今日是端陽節，妾身聽說端陽節這天是要放紙鳶的，還要食粽子、掛香囊。」

林陸對於節日的所有瞭解都是從府中那些上了年紀的嬤嬤那兒聽來的，眼中有著

顯而易見的憧憬。 

只要容錦問一句，她大概就能說出許多話來，他看得分明卻沒怎麼深究，橫豎不

過是個侍妾，他連人都不怎麼在意，何況是背後的彎彎繞繞。 

那紙鳶容錦沒放在心上，問了兩句就沒有再提，林陸見他不在意，自然也沒說話，

可心裡卻在想他是不喜歡紙鳶還是不喜歡那鷹。 

明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在林陸的眼中彷彿成了天大的事情，她兀自糾結

許久。 

屋內，容錦一直沒有說話，林陸也非常的安靜，這在旁人看來不知有多尷尬，可

他二人卻彷彿一點感覺都沒有。 

容錦早已習慣，根本不會在意，而林陸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的身上，只要他不

出聲，她就能這麼一直看下去。 

他起初還有點不自在，待發現林陸沒有別的心思之後，也就隨她去了，他早就發

現她和旁人很不一樣。 

原本伺候在身邊的女人，總是挖空心思想要和他說話，無論是真心實意還是曲意

討好，都讓他挺不耐煩，他成日上朝要應付群臣，實在不想下朝之後還要應付心

思各異的女人，著實心累。 

容錦不想她們當著自己的面戰戰兢兢的尋找話題博他一笑，便想著眼不見心不煩，

打發她們離開，也省得她們在自己面前不自在。 

這明明是好心，傳揚出去卻變成他不滿東宮妃嬪。 

諸如此類的事情數不勝數，容錦懶得理會，倒是林陸，從來都是問什麼答什麼，

他不問，她就不會多話，心思簡單，一眼就能看得真切。 

饒是容錦不想，也不得不承認，至少眼前的人他並不討厭，可就是這般，才讓他



心中有了計較。 

他不清楚林陸的性子是原本就是如此，還是被家中刻意養成，只要一想到這些，

原本還算輕鬆的心情也變得不豫，問話中少了一些隨意，多了一些試探，「昔日

妳在家中，端陽節是怎麼過的？」 

林陸原本還在糾結紙鳶，這會卻是什麼心情都沒了。 

她在家中的日子其實過得不怎麼舒心，父親不過六品小官，因科舉有幸出仕，家

世不顯，偏偏父親有了官職，家中便有了高門大戶的毛病，規矩極大。 

原本端陽節這樣的日子，父親是不怎麼拘著家中女孩的，准許她們嬉笑玩鬧，可

母親卻總是不許她一塊兒去。 

母親說她是嫡女，自該有嫡女的尊貴，怎可和庶女一塊兒玩鬧，她每每被母親拘

著，羨慕的看著庶姊們玩鬧。 

但其實看也看不了多久，她很快就會被母親送去祖母的院中請安、聽訓，每逢年

節都是如此。 

佛堂裡燃燒著檀木，檀香沁人心脾，林陸在那股香氣中一遍又一遍的告訴自己，

要聽話，要乖乖的聽話。 

記憶中的檀香氣就像是一道沉重的影子，一直壓在她的心上。 

「陪祖母抄佛經。」林陸懨懨的開口，心中多少有點不情願，彷彿提起這些事，

那些讓她想不明白的往事也會悉數捲土重來。 

她的聲音不復先前雀躍，容錦自然聽得分明，心思一轉，指了指架子上的佛經，

讓她幫忙謄抄，臨時找了個敷衍至極的理由，「既然在家中長輩這般器重妳，想

必妳是個同佛祖有緣的，下月便是皇祖母的生辰，妳可願幫孤這個忙？」 

林陸看著架子上的佛經有些愣然，入目的經文是那麼熟悉，過去的十幾年，她早

已謄抄過千萬次，裡頭的內容說是倒背如流也不為過。 

她其實並不喜歡抄佛經，本以為出嫁之後就再也不需要碰這些，沒想到…… 

林陸佇立在書架前面，幾次想要伸手都沒能伸出去，最後還是鼓起勇氣將佛經取

出，緊緊的抱在懷裡答應下來，「妾身領命。」 

佛經其實沒有多少重量，可林陸卻是將它緊緊的抱在懷裡，她總覺得這經書沉甸

甸的，彷彿有千斤重一般，要用盡全身的力氣才能夠捧住。 

「不知殿下何時要這經書。」林陸輕聲問道，已經開始在心中盤算時間。 

她臉上的表情實在是太過可憐，容錦看在眼裡還以為自己做了什麼十惡不赦的大

事，「妳不想抄？」 

林陸想著，祖母說，對待佛祖要有敬畏之心，母親也說，禮佛的人是最心善的。 

她從小跟著祖母，自然不敢說不想抄佛經這樣的話，只能胡亂的找起藉口來。 

她不會撒謊，說出的理由也是漏洞百出，「殿下方才說妾身和佛祖有緣的。」彷

彿這樣的一個藉口還不夠，她拚命的想要為自己找補，「妾身在惶恐。」 

看著面前連話都快說不利索的女人，容錦難得笑出了聲來，不自覺起了逗弄的心

思，「妳是真的惶恐嗎？」 

林陸巴巴的跪在地上，她當然是惶恐的，可到底惶恐什麼，唯有自己清楚。 



她像是為了說服自己，用力的點了點頭，「妾身真的惶恐。」 

林陸臉上的惶恐之色太過明顯，弱小可憐的美人抱著一卷佛經不撒手，面上的嫌

棄之色明明都已經快要溢出來了，嘴裡卻還說著答應的話。 

容錦看得分明卻隻字未提，想瞧瞧她會不會主動推辭，但她卻恪守規矩，又問了

一次什麼時候要這佛經。 

他本就是隨口一提，也沒想著真的要她抄，可她已答應下來，他也不便反口，只

能成全她，限她十日抄完，這期限說多不多，說苛責倒也不算。 

林陸原本是應該要告退的，但她不太捨得走，容錦也沒有開口趕她。 

一個不願走，一個沒出聲，如此一來林陸又在容錦的書房待了許久，直到有大臣

過來拜見，她才離開。 

 

 

東宮的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燈，早就關注著林陸的一舉一動。 

張瑛才在李婉面前丟了臉，回去住處後就氣惱的把家中送來的信撕了個粉碎，她

猶不解氣，把碎片全扔在地上踩，一下比一下用力，跺腳的動作都快要舞出殘影。 

身邊的侍女翠喜看得好生心疼，急忙攔住她，「側妃這是做什麼？縱然心裡有氣，

您何苦為難自己？您仔細腳疼。」 

張瑛被翠喜扶著坐到了一旁的軟榻上，心中別提有多委屈了，「今日這事兒妳們

都是看到的，她這般下我面子，根本沒有將我放在眼裡，我與林陸那賤婢不共戴

天。」 

見她氣急敗壞，翠喜儘量哄著她、勸著她，「側妃您消消氣，您這般動氣可是會

傷了自己的身子的。」 

翠喜好說歹說，張瑛才算冷靜下來，可一瞧見地上那些碎紙屑，她就覺得心裡堵

得不行，「那賤婢遠不是她表現出來的那般柔弱，誰知是不是故意裝的，父親竟

還要我去拉攏那賤婢，他當我是什麼了？那賤婢也配？」 

她心裡堵著氣，一口一句賤婢，半點沒將林陸放在眼裡。 

翠喜見怪不怪，若是論尊貴，整個東宮的女子加起來都不如自家主子來得尊貴。 

那李側妃不過是因為資歷較深，矮個裡面拔高個，被殿下抬出來同自家主子抗衡

的。 

她二人雖一同協理東宮庶務，表面上看似平起平坐，可究竟如何，大家心裡門兒

清。 

「側妃可千萬別這麼想，雖說那位身分的確低微，可架不住殿下此時正上心，您

也知道，她那般好顏色……」翠喜說到這裡就不敢開口，忐忑的看著張瑛的臉色。 

翠喜是張瑛從家中帶過來的，對於主子的性子如何，那是一清二楚，這話點到即

止就好，說得多了指不定這火氣就要衝自己發。 

張瑛當然知曉家中是什麼打算，也知道不只她有這樣的想法，隔壁殿內住著的李

婉打的也是同一個主意，無非就是看林陸好拿捏。 

她這等家世平平又容貌過甚的女人是最好掌控的，恩寵之上就再也沒有旁的依仗。 



容錦是東宮儲君，未來天子，這般身分地位註定了他不是一個普通人，站在他身

邊的女人能是普通的嗎？ 

張瑛當然明白父兄的意思，可她就是瞧不上林陸，憑什麼要自己眼巴巴的去拉攏？

她已經紆尊降貴給了臺階，林陸若是個識趣的就應該順著階下，但她偏偏是個不

識抬舉的，不僅對她的示好視而不見，還讓自己丟人。 

「她讓我在李婉面前丟了那麼大的臉。」張瑛但凡想起這件事就不能忍，她根本

不想再去拉攏林陸。 

然而她雖然囂張跋扈，卻並非是蠢笨無腦之人，心知自己這會兒話說得再狠又有

什麼用？到頭來還不是要依靠父兄，等這陣子氣消了，她還是得想方設法去拉攏

林陸。 

翠喜也沒有一味的勸，只說情況還不糟糕，「側妃何不再等等，您心裡是這麼個

主意，邊上李側妃想必也是同樣的心思。等李側妃去碰了壁，或是那林小主撞了

南牆，您再出面也來得及，說不準那個時候就事半功倍。」 

張瑛一聽也的確是這麼個道理，但凡有點姿色的美人進了宮中，都會對扶搖直上

有著天然的嚮往，明知道君王無情，卻偏偏妄想自己是特殊的，想來林陸也不例

外。 

 

 

張瑛這邊歇了心思，李婉那邊卻開始活泛起來。 

她回去後讓人準備了好大一份禮，說要親自去瞧瞧林陸，結果高高興興的來，氣

急敗壞的走，多年來的好修養全都被林陸破壞得乾乾淨淨，甚至連帶來的禮也一

併帶了回去，看得人目瞪口呆。 

芷蘭殿中，林陸滿臉疑惑的看著李婉的背影，有些不太明白，把目光收了回來，

輕聲問：「秋姑姑，李側妃是生氣了嗎？」 

她問得有些猶豫，像是才反應過來。 

「小主為何會這般覺得？李側妃的脾氣可是一等一的好。」秋芙答非所問，拿話

哄她，回想起方才看到和聽到的那些，都忍不住要懷疑她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小

主，您方才是故意那麼說的嗎？」 

林陸坐在書桌前，原本放在上面的紙鳶已經被收了起來，取而代之的是一卷佛經。 

從容錦那邊歸來後，林陸就馬不停蹄的開始動筆，結果還沒抄幾個字，李婉就親

自登門，言辭間頗為親熱的請她去自己那兒坐坐，用的理由和張瑛如出一轍。 

白天的時候林陸不知道怎麼推諉張瑛，可這會兒她有了正當的理由，一改先前的

膽怯，「還請側妃恕罪，妾身怕是沒有時間。」 

「什麼？」李婉儼然沒想到自己會被林陸拒絕。 

林陸指了指桌上的佛經，小聲說她要替太子殿下抄經，還說太子殿下要得急，或

許她之後幾日也沒有時間，一句話把李婉接下去要說的話堵得乾乾淨淨的。 

李婉好不尷尬，在這兒坐立難安，最後實在沒忍住，拂袖離去。 

林陸直到李婉走了以後才後知後覺的反應過來有什麼地方不對，「李側妃為什麼



親自過來了？」如果要見她，直接傳召不就是了？ 

她想不明白的事情還有很多，對於秋芙的話也有些莫名其妙，「我說的都是實話

呀。」 

她的確是在替容錦抄佛經，他也的確是要得急，只給了十天的時間。 

秋芙看了眼林陸就沒再說別的，只是專心致志的站在一旁研墨，瞧著紙上的字跡，

真心實意地誇讚她字寫得好看。 

可林陸卻沒有先前的雀躍，只是扯出了一個有點苦澀的笑，連半點說話的慾望都

沒有。 

秋芙聰明，知道人都有難言之隱，見林陸不願意提就沒有再多言。 

 

 

過了幾天，佛經在林陸的努力不懈下總算抄好了，她抱著抄好的佛經恭恭敬敬的

去往書房，到的時候才知書房有客人。 

她既沒有出聲打擾，也沒讓太監通傳，只是安靜的站在一旁等待著。 

直到容錦見完了大臣，批完了所有的奏摺，才知林陸站在外頭等了兩個時辰，他

看向身邊的太監，問是怎麼回事。 

「林小主說殿下您日理萬機，她不好打擾您，這才在外等候。」徐元說這話的時

候，心裡頭也是有些忐忑的。 

跟隨容錦這麼些年，他知曉主子對那些姬妾們是什麼態度，嫌她們吵，平日裡能

不見就不見。 

只是林小主哪裡是太吵？她簡直是太安靜了。 

容錦略略思索就讓徐元把人領進來。 

林陸這些日子一直埋頭抄經書，她心中不情願，每日都要花費許多時間說服自己

虔誠，總算趕在期限之前抄完，眼巴巴的捧了過來。 

「殿下您忙完了？妾身已經把經書抄完，您可要看看？」 

經書被放到書桌上，容錦不過隨意看了兩眼就知道她並沒有敷衍，上頭的筆跡娟

秀端莊，乾淨整潔，她說自己在家中常抄佛經，看來並非假話。 

「辛苦妳了。」 

「能為殿下分憂，妾身不辛苦的。」林陸說的不是客套話，抄書原本也沒有多辛

苦，她只是不喜歡抄佛經。 

「妳幫了孤一個大忙，可要什麼賞賜？」容錦今日心情尚可，說出來的話也很是

溫和。 

眼前的人表裡如一，於他而言雖不是什麼值得欣喜若狂的事情，但也不是件壞事。 

林陸輕輕搖頭，不敢提什麼賞賜，在她看來這不過是自己分內的事，「能為殿下

分憂，是妾身應該做的。」 

她原本還想再表現一番，想昧著良心告訴容錦，若下次還需要抄佛經，她也願意

代勞。 

只是這話太假太假，她說出來連自己也騙不過去，她也實在是不想抄佛經，便把



這些話吞了回去。 

「哦？怎麼是應該做的？」容錦今日得空，本就有些無趣，恰好此時有個人送上

門來，他便順勢而為，問了許多原先從不會問的話。 

可他卻忘了，面前的人並不聰明，甚至有點兒傻氣，每每都能給出出乎意料的答

案。 

「因為殿下是妾身的丈夫，為丈夫分憂本就是妾身分內之事。」 

雖然她不是太子的妻子，可太子殿下卻是她的丈夫，出嫁從夫，理應如此。 

林陸的回答讓容錦有些意外，他雖未問過東宮其他女人是什麼樣的心思，但他想，

無論是問誰，都不會得到這樣一個答案。 

林陸回答得非常認真，容錦只當她是故意討巧賣乖，心下有些不悅，但面前的女

人安安靜靜的跪在一旁，臉上的神色和平時別無二致，看起來非常真切。 

「誰教妳這些的？嗯？」容錦的聲音有些冷淡，不復先前的溫和，「是故意討好

孤的？」 

林陸原本想搖頭，卻又點了點頭，她心裡當容錦是自己的丈夫，自然存了討好的

念頭。 

容錦所有想說的話都消散在林陸的點頭當中，他是真的沒想到，面前的人不僅承

認了，還承認得這般乾脆俐落，連一絲遲疑都沒有。 

林陸偷偷的看了容錦一眼，喏喏道：「妾身希望殿下可以開心一些。」 

「所以就說些花言巧語哄人？」容錦按了按額頭，總覺得這件事情已經超出自己

的掌控。 

他開始回憶林陸到底是誰塞進東宮的，可是想了一圈才發現是他自己瞧著畫像選

的。 

容錦當初不過是想選一個家世不要那般顯赫的，免得進了東宮又是麻煩，恰巧林

陸家世不顯，父兄雖都為官，可兄長外放，沒有調令不得回京，父親在京，也不

過是六品小官。 

這樣的家世正合適，至於人長得怎麼樣，他不太在意，林陸是個美人卻是他始料

未及的。 

他也曾懷疑林陸是否是林家從什麼地方偷梁換柱換來的，派人多番查探，證實了

她就是林源的親女，不過一向沒有存在感，沒什麼人知道。 

「妾身沒有哄您，說的都是實話。」 

林陸的聲音微不可聞，容錦卻聽得清清楚楚，他沒有為難她，試探一兩次就夠了，

他想知道什麼只需要去查就能清楚，何苦為難一個女人。 

「起來吧。」他淡淡開口。 

林陸得了命令，才敢起身站在一旁。 

容錦拿起她謄抄好的經書仔細的翻看起來，每一頁都端端正正的，儼然花費了許

多功夫，半點都沒有敷衍的意思。 

「當真不需要獎賞？」容錦又問了一次。 

林陸本想繼續搖頭，她並不缺什麼，當然也不貪圖什麼獎賞，只是她不想那麼快



回去，便鼓起勇氣看向他，「殿下，妾身能晚些回去嗎？」 

「妳可還有事？」容錦隨口問道。 

「妾身沒有什麼事，只是想陪著殿下。」 

「咳，什麼？」容錦沒反應過來，回過神之後有些難以置信。 

父皇總是斥責他不親近姬妾，他承認，與其說是不喜歡，倒不如說是他根本不知

道如何同她們相處。 

那些女人實在是太聒噪了，只要一有機會就嘰嘰喳喳說個不停，每一回他想要好

好和她們說話的時候，就會想起這些女人身後代表的勢力，生出的幾分心思也就

徹底淡去。 

他到底只是儲君，還不需要為了穩固前朝勢力來委屈自己，那是父皇的江山，並

不是他的，所以他從不在東宮的女人身上費心思。 

昌明帝明明知道這一切，卻對容錦無可奈何，事實上連他自己都不清楚，容錦不

願籠絡朝臣，他心裡是滿意多一點還是失望多一點，但每一回御書房的耳提面命

總是少不了的。 

容錦看著面前的女人，想起父皇說的話，隨意的擺了擺手，「妳愛留下就留下吧。」

好歹這個不會太吵。 

林陸心滿意足的留下。 

這些日子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除了李婉之外，又有好多人去找她，每一次來都是

大張旗鼓的上門，她只能陪著她們說話。 

林陸很頭疼，她其實沒念過什麼書，只是認識字，那些姬妾們過來找她說話，她

一個字都聽不懂，但她不想說，不願被人嘲笑。 

這些事情林陸自然不會告訴別人，她不願意走，僅僅是因為待在這裡，沒有人會

來找她說話，而容錦根本不會說些她聽不懂的話，這讓她覺得很輕鬆。 

「殿下，妾身覺得外頭說的都不對，殿下您明明是最溫和良善的。」 

容錦差點被茶水給嗆到，若非他反應快，這會兒指不定怎麼狼狽。 

他心悸有餘的把茶杯往邊上推了推，輕聲斥道：「閉嘴。」說完別開臉，不再理

會林陸。 

林陸就那麼安安靜靜的待在一旁，什麼話都沒有多說。 

因這裡是書房，她不好隨意打量，便一直看著容錦。 

容錦被看得渾身不適，他原本打算利用林陸來讓父皇放心，但他怎麼都沒想到自

己會被逼到這個地步。 

他想讓林陸離開，只因想起自己答應的事情才按捺下來，見她無所事事，想起前

些日子她要送自己紙鳶這事，讓徐元給她準備了一套筆墨紙硯，意思非常明顯，

讓她自個兒玩去，莫要成日裡看著他。 

林陸受寵若驚，高高興興的謝恩，心中更是覺得外頭的人全是胡說八道，太子殿

下不僅溫和良善，還很善解人意。 

這會兒若是給她一本書，她只怕自己要看得睡過去，但畫紙鳶就不一樣了。 

容錦全然不知自己「溫和良善」的形象在林陸的心中越發的偉岸，沒了那無處不



在的目光，他心無旁騖的看起書來，時間一久，他也忘了書房還有另一個人存在。 

林陸非常安靜，一門心思在畫畫。 

秋芙和徐元在外間伺候，紛紛覺得不可思議，在東宮當差那麼久，還是頭一回見

著這樣的場景，兩人不由得咬了幾句耳朵。 

「秋姑姑，這林小主私底下也是這般？」 

秋芙點了點頭，感慨道：「我還從未在宮中見過這樣的主子。」 

徐元也明白這話是什麼意思，兩人的交流點到即止，現在看來太子殿下並不討厭

林小主，可未來如何，也只有以後才清楚。 

時間過得極快，幾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用晚膳的時候。 

林陸看了看天色，想著自己也該離開，可還沒等她告辭，容錦已開口留她一塊用

膳。 

此話一出，莫說是林陸，就是徐元和秋芙都驚訝不已。他們伺候太子那麼久，還

從沒有見過誰有這樣的體面。 

他們不知道，容錦說完這話沒多久便後悔了，他瞧見了林陸的畫，即使沒有用顏

料，她畫得也非常的傳神，如果這畫上的人不是他，他也許會真心實意的誇讚一

番。 

瞥見容錦的視線，林陸更是滿臉的期待，「殿下，您看妾身畫得像不像您？」 

容錦木然點頭，「像。」 

「那妾身把這畫送給您。」 

容錦：「……」 

送給他做什麼？讓他掛起來嗎？他好好的把自己的畫像掛起來做什麼？ 

容錦雖然心中在腹誹，依舊接過了那幅畫，總不能讓林陸帶回去，誰知道這畫最

後會變成怎樣。 

「只此一次，下不為例。」容錦冷淡開口，他以為自己解決了一個麻煩，殊不知

林陸卻誤會容錦是喜歡的。 

待日後容錦收到了許許多多自己的畫像之後，才反應過來林陸根本沒有明白。 

 


